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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去泰国旅游，玩的是逛夜市、看玉佛寺、坐快艇
去小岛冲浪潜水⋯⋯相比起来，“65后”成都老男孩郭红健
和他那些头发花白的朋友们似乎玩得更刺激一些。

几个老头儿没有戴着小红帽跟着导游走，而是一人
穿一件惹眼的荧光色运动衣，自驾帆船前往一个远离游
客的小岛，船长正是郭红健本人。

2014 年，郭红健到泰国专门学习驾驶帆船并考取
了国际帆船驾照，成为全川最早一批获得国际帆船驾照
的船长，对帆船上各种仪器、表盘、指南针门儿清。

“那几年我和朋友们每年都会去泰国七八次玩帆
船。”郭红健说，这差不多中断了三年，今年终于又可以
驾驶帆船穿越马六甲海峡了。

郭红健年轻时曾是四川省队一名足球运动员，还喜
爱登山。郭红健踢球的时候，股骨头受了伤，40 岁后因
腿伤复发，不能运动，身体开始发胖，整个人的状态也在
滑坡。

“我是个渴望运动又喜欢冒险的人，但自驾的野趣
已经满足不了我的需求，后来朋友邀约我体验了一把帆
船运动，亲近了大海，感受了风的力量，从此就一发不可
收。”据郭红健介绍，帆船运动虽然看上去只是站在船
上，但其实是在跟大海拼搏，需要很好的身体协调性。
它又是一项强度可控、可以减肥降压的运动，所以一般
玩帆船的人身体都很好。

“帆船航海既是运动，也是探险。”郭红健回忆，有一
次他们过马六甲海峡时帆船发动机出现故障，只能靠风
帆来作为动力。“马六甲海峡是很繁忙的海域，晚上有很
多万吨轮船驶过。那是半夜两点，因为我们失去动力，不
能躲避，非常危险。我们提前向新加坡海事局报备，如果
问题出现，方便他们展开救援。”晚上能见度不高，看到万
吨轮船时，其实已经很近了，是没法躲避的，“就像一栋十
层高的楼房突然出现在你面前。”郭红健回忆起当时的情
况，仍然很紧张。“我们从半夜两点折腾到上午十点，才通
过马六甲海峡，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

富人喜欢游艇，喜欢躺在甲板上手里摇晃着香槟、
耳边吹着海风的舒适感。但帆船不是，它需要你自己动
手去升起船帆，需要你去了解风了解浪⋯⋯

玩帆船的郭红健身体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精神上
也有了很大变化，“团队协作，跟大海亲密接触，我们心
胸更开阔了。”

郭红健是四川首个拿到航海执照的船长，也是他将
International Yacht Training（国际帆船培训）引入到成
都，开设了四川首个国际帆船培训基地，帮助四川的帆
船和航海爱好者实现自己的航海梦。

说起航海，郭红健打开了话匣子，“过去帆船运动是
一项遥不可及的高级竞技，帆船航海需要对天文、气象、
水流、地理等知识融会贯通，如今不同形式的帆船运动
让初学者也能系统快捷地掌握相应的航海知识，在大海
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随着出境旅游的开放，郭红健
在积极地与国外俱乐部联络，与当地重新核定价格、教
练以及教材内容等，成都人的帆船航海梦正在重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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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虽地处内陆，但从来都是一座“爱

耍”“会耍”的城市，在对新鲜“耍”事的接受

上，成都人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今天我们就

聚焦这样一群潮人，他们有的考飞行驾照、跳

伞驾照“上天耍”，有的考帆船驾照“下海耍”。

早在20世纪60年代，无数勇敢的成都人

就在人民南路的“跳伞塔”上开启了潮流运动

的新篇章。如今，越来越多的成都人开始将

目光锁定到更加新潮的固定翼飞机、直升机、

高空跳伞、热气球和帆船⋯⋯他们满怀热情

地在天空、在大海留下自己骄傲的身影与值

得铭记一生的记忆，更有甚者，拿下了专业执

照，拥抱蓝天大海，改变了人生原本的轨迹。

在四月初的春日暖阳中，记者走进位于龙

泉驿的驼峰通用航空洛带机场。一架罗宾逊

R22直升机正在进行悬停飞行训练，螺旋桨发

出的巨大声音，为这里增添了几分热闹。记者

走到跑道附近，一架国产阿若拉SA60L单发双

座轻型运动飞机从远处驶来，稳稳地降落在机

场跑道上。起降飞机的轰鸣、学员的欢声笑

语、忙碌的工作人员⋯⋯置身其中，很明显地

感受到成都通用航空的活力。

在文旅复苏的大环境下，诸如固定翼飞

行、直升机飞行、跳伞等潮流运动进一步发

力，构成了成都文旅资源模块中最具发展潜

力的组成部分。龙泉洛带、崇州、都江堰和金

堂已经成为国内极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通用

航空产业项目基地及通航旅游胜地，吸引着

众多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20世纪60年代，成都南门还是一片农田与农居交相
掩映的风景。1965 年，成都人的生活中增添了一件稀奇
的“洋盘事物”——农田中一座高 60 米、塔身直径 5 米的
高塔拔地而起，在塔身距离地面40米处有4条钢架长臂，
长臂下有一个 28 平方米的塔台，塔基四周是一个面积
1540平方米的沙盘，塔顶4只钢臂伸向四方，附属设施有
浪桥、虎伏、旋梯等地面运动器械。

这座塔正是成都跳伞体育项目训练基地。每当有训
练时，从高耸的塔顶延伸出的塔臂上，有运动员一跃而
下，矫健的身姿吸引着市民惊叹的目光，天幕中五颜六色
的“蘑菇伞”，成为城市的靓丽风景线。新奇的建筑加上
活力十足的运动，让这处高塔成为根植于老成都记忆深
处的地标，因此老成都也将它称为“跳伞塔”。1984 年修
建四川省体育馆，跳伞塔被爆破拆除，但它所代表的潮流
运动记忆却延续下来。

在成都金牛区土生土长的“80 后”刘亚杰，从小就听
到过跳伞塔的故事，虽然很遗憾自己没能亲眼见证跳伞
塔的辉煌，但“跳伞”两个字在他心底扎下了根。2015
年，年过 30 的刘亚杰事业已有小成，常年奔波于项目工
地的他，没有忘却童年的“跳伞”梦想。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亚杰在成都欢乐谷体会到了风
洞飞行项目。风洞飞行在某些方面与跳伞相似，这种奇
妙的自由落体体验，勾起了刘亚杰心中对跳伞的渴望。

“我一定要玩一次真正的跳伞！”刘亚杰暗自下定决
心，开始四处寻找机会。

跳伞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欧美国家风靡开
来，有着非常好的群众基础，而那时在国内则还处于发展
初期，缺少理想的跳伞点以及专业教练和培训机构。刘亚
杰决心很大，很快收拾行囊，来到跳伞运动发展较好的澳
大利亚。他先是在教练带领下，完成了 25 次跳伞以及相
关理论知识的考核，拿到了美国跳伞协会（USPA）的跳伞
A证，又相继考取了B证和C证，并取得了教练员资格。

接下来的 4 年里，刘亚杰在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跳过
伞。他俯瞰过肯尼亚东非草原的动物迁徙，记录了澳洲
大堡礁的蔚蓝海面，见识了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山瀑布
⋯⋯跳伞，不仅满足了刘亚杰身体对自由落体运动的渴
望，更让他的精神变得充实、坚韧。

2020年后三年疫情给文旅产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
响，但刘亚杰敏锐地发现，由于出国旅游签证办理困难，国
内跳伞旅游项目开始逆势增长，不仅在沿海城市如海南儋
州、博鳌，杭州富阳，山东青岛等城市蓬勃发展，在内陆城
市如河南林州、安徽池州、四川仁寿等地也兴起了，特别是
成都的青城山和崇州更是国内知名的跳伞胜地。

于是刘亚杰下定决心，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成了
一名专业的跳伞教练。在他的带领下，上百名跳伞“小
白”成了跳伞“大神”，不仅考取了跳伞 A 证，能独立完成
跳伞，还有一些人也成了专业教练，加入这项运动的推广
和普及中来。

“来成都跳伞的游客数量今年增长很快，我每天要带
跳 10 多次，一周从周三开始，基本满负荷运转。”如今的
刘亚杰已是业内颇有名气的资深跳伞教练。他说：“跳伞
项目的体验门槛并不高，400 元左右就可以体验一次，很
受游客欢迎。有教练带跳，游客只要身体素质符合要求，
能克服自身的恐惧就行。”

刘亚杰很看好跳伞在成都的前景，提到自己从小就
熟悉的“跳伞塔”，那是成都人跳伞热情的历史证明。他
相信跳伞运动将成为欣赏成都美景的新通道，“从空中俯
瞰天府之国，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维度。”

得益于成都得天独厚的航空技术沉淀，成都的通用
航空近年来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数据显示，西南地区共
有传统经营性通航企业91家，其中四川地区47家，而大
部分企业落户成都。

2010 年《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
公布，2018 年底四川省启动首批试点空域，在成都平原
周边划定“四点、三片、一通道”共2100余平方公里；2019
年 11 月又启用了第二批试点空域，空域范围由成都周
边拓展到川北和川南，空域面积扩大到 6600 多平方公
里，基本实现了成都与眉山、自贡、乐山、内江、资阳等城
市之间的互联互通。

政策的放开，大大降低了大众学飞行的门槛。同时
随着相关产业的优化升级、飞行设备的国产化、专业人
才配套完善化以及培训流程的规范化，“飞机驾照”的学
习成本也在不断降低，学习人员构成也从事业有成、经
济实力雄厚的成功人士向着年轻人和普通收入民众下
沉。也正因为此，飞行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迹，陈京
涛和田光满就是其中典型的两个代表。

陈京涛是一名 80 后，曾在部队服役 12 年。2015 年
退役后，因为娶了“成都媳妇”，选择定居成都。退役后
的人生该怎么走？因为在部队时做过空军地勤工作人
员，对飞机一直有着独特情感，陈京涛渴望自己也能飞
上蓝天，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
梦想。

2015 年夏，陈京涛参观了一次通用航空展览，这次
展览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原来我也能学飞

行，成为一名飞行员啊！”惊讶之余，陈京涛动了学习直
升机驾驶的念头。在当时，高昂的学习费用是一笔不菲
的开销，他想到用安置费来支付学费。

陈京涛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家人，得到的是完全不
同的反馈。妻子认为是件好事，既能满足精神追求，未
来也是个有前途的事业方向。母亲则认为太冒险，这笔
钱不如买一套铺面、做点小生意，既安全又稳妥。观点
的碰撞是两代人观念的差异，无关对错。最终陈京涛说
服了母亲。

让陈京涛意想不到的是，学飞行最大的难题，不在
于理论的专业性，也不在于操作的复杂性，而是自己的
身体素质达不到要求！当时陈京涛体重 200 多斤，因为
超重，无法以理想姿态进入驾驶室，只能一边学习，一边
减肥。减肥的过程是痛苦的，每天坚持跑步让他的膝盖
承受着难以忍受的酸痛，节食又让他营养不良，蹲下再
站起都会头晕目眩，甚至还因此跌倒。陈京涛咬牙坚持
下来，几个月后，减重 50 斤，终于能够在直升机驾驶室
中流畅操作。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培训，陈京涛顺利地通过了各项
考试，成了一名直升机教练。从 2017 年开始，他在洛带
机场开始带学员学飞行，几年中帮助数十位学员拿到了
直升机驾照。拿到驾照后，学员们有的将飞行当成了兴
趣爱好，有的将飞行作为人生事业的新起点，还有的拿
着驾照走出国门，走向更宽广的世界舞台。

田光满就是这些学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出生于
1999 年的田光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直乖乖地
沿着父母设计好的路径前行，2021年大学毕业面临就业
时，田光满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所学的计算机专业，不愿
当一名程序员，每天坐在电脑前写代码。这位面容白皙
清秀的男生，乖巧听话的背后也有一个飞翔的梦，那是
从孩提时就藏在心里的梦。

纠结了许久，田光满和父母促膝长谈了一次，把自
己的想法全盘托出。他忐忑地偷望父母的表情，看到的
不是怒容，而是欣慰。儿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和
选择，父母认为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后来，在父母支
持下，田光满在重庆完成了直升机的“私照”学习，去年9
月回到成都，继续直升机“商照”的学习。

“目前我的飞行时长已达到了培训标准，就等着 4
月民航局的考试了。”田光满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
容，“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事，既圆了我的飞行梦，又
让我找到了喜欢的工作。飞行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已经
签下了重庆一家通航公司，拿到‘商照’后就能上岗。”记
者问及上岗后的收入，田光满说：“具体收入现在还不太
好说，但比起同龄的本科毕业生，应该算相对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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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伞塔”的童年记忆

“我一定要玩真正的跳伞！”

去哪飞，飞去哪？

通用航空，简称通航，指除民航公共运输外的民用航空，
包括农林渔飞行、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气象探测、海洋监测、
科学实验、旅游观光、私人飞行等活动，一般使用小型喷气飞
机或直升机。

通用航空飞行器上天，过去要经严格审批。从2000年起，国
家逐步开放低空空域；2011年至2015年，在北京、兰州、济南、南
京、成都试点改革，逐步放宽了低空空域的飞行审批流程，大大缩
短了通用航空的飞行审批时间；2015年至2020年，建成相对完善
的低空管理体制，解决了“去哪飞，飞去哪”的难题，让普通百姓也
能享受通用航空的便利。

考“飞机驾照”难不难？

“通航+体育”可谓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新产业模式，航
空运动涵盖目前我国正式开展的运动飞机、热气球、滑翔、飞
机跳伞、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模型等六大类共20多
个运动项目，是重要的新兴体育项目产业。

国内的飞行驾照分为多个等级，门槛最低的当属固定翼
飞机的“运动类飞行执照”。这个驾照是飞行爱好者的入门
执照，由民航局颁发，国家体育总局具体管理。

据了解，在成都取得运动类飞行执照的相关学习培训费
用在8万元左右。在固定翼飞机“运动类飞行执照”之上，还
有私用飞机驾照（私照）、商用飞机驾照（商照）以及航线运输
驾驶执照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的飞行时长、考试难度、学
习费用都有所提升。 综合自新华社、中国民航网等

“80后”“95后”圆梦蓝天

“原来我也能学飞行！”

玩帆船的成都“老男孩”

“帆船，既是运动也是探险”

拓展

玩帆船的郭红健身心状况都得到了极大改善

刘亚杰和朋友们跳伞的精彩瞬间

飞翔是很多人心中的梦想，大众学飞行的门槛已经降低

成都虽然离海远，但不妨碍成都
人拥有一颗征服大海的心

田光满由程序员变成了飞行员

直升机教练陈京涛


